劳动教育视域下的青春成长
——单元人文性目标的确定
【摘要】

“青春”和“劳动”是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开篇两个单元的人文主题。秉持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文化传承与理解”，增强青年学生的“劳动”意识将是语文教学中刻不容缓的任务。为了深化单元人文性目标的意义，落实单元学习任务，本文试图以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文学中的青年形象为例，通过对相关文本的阅读以及对人物的分析研究，交流探讨他们各自的劳动奋斗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而让学生明确在任何时代中，劳动奋斗都是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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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与“劳动”，是青年学生成长中反复言及与思考的话题。其中“青春”的意义不言而喻，高中生正是美好青春的代名词。而“劳动”又该如何来理解呢？ 结合第二单元的相关课文，我们发现，教材中的“劳动”不止于“田间劳作”的涵义，更涵盖了人们拼搏奋进、孜孜以求的处世态度。因此，本文将秉持这样一种对于“劳动”的认识，结合课程标准以及单元学习任务的要求，引领学生深入思考“劳动”即拼搏奋斗的价值，正确处理自我与变动不居的社会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一、单元人文性学习目标的整合

自2015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文件之后，“劳动教育”这一主题再次受到了教育界上下的一致关注。如何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如何在语文学科中渗透劳动教育，是新时代赋予每个语文教师的新要求。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一单元的人文主题是“青春的价值”，其单元学习目标明确指出：“激发青春的热情，理解青春的价值”。第二单元的人文主题为“劳动光荣”，单元学习目标要求学生“体会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思想”“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自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美德”。作为高中语文教材开首的两个单元，“青春”与“劳动”人文主题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课程标准来看，这两个单元分属“文学阅读与写作”“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两个学习任务群，对于语文的阅读有不同程度的要求。除此之外，“劳动光荣”单元的学习任务一提出了“专题研讨”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整合以上关于两个单元的学习任务，并结合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在两个单元课文的学习之余，补充中外劳动青年的形象，引领学生阅读相关作品，了解人物形象，并开展“劳动之于青年人的价值”的语文专项阅读及文学鉴赏活动。

二、创设学习任务，明确阅读要求

构成这两个单元的课文，文体可谓丰富多彩。有诗歌、小说、人物通讯、新闻评论等等。为了揭示劳动之于青年人的价值，笔者将聚焦典型人物形象，并结合课程标准中“鉴赏文学作品”“理解多样文化”的要求，选取中外小说中典型的劳动青年让学生阅读和鉴赏。

主要聚焦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还有巴尔扎克《幻灭》中的吕西安。这三个青年人物有着不同的社会身份，分属不同的时代，来自不同的国家，都以自己的劳动拼搏为个人的命运前途奋斗。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个典型的劳动青年的形象，并且这个人物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并不陌生。而司汤达笔下费尽心机向上攀爬的于连·索黑尔，学生有所耳闻却并不是很熟知。至于巴尔扎克塑造的渴望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吕西安，了解他的学生并不多了。选择这几个人物形象的理由还有一重：他们的劳动拼搏不约而同都以“失败”告终。这样的人物形象旨在引发学生更多的反思：他们为什么会失败？什么样的劳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个人的劳动与社会时代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基于实际的学情和认知程度，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能阅读完整的所有三本小说，因此设置以下具体学习任务：

（1） 《骆驼祥子》为必读篇目，《红与黑》与《幻灭》选择其一进行阅读。

（2） 明确人物形象及其劳动的意义；分析人物失败的原因；尝试探讨个人的劳动与所处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

（3） 写一篇关于“青年人怎样认识劳动的价值”的文章。

三、基于学习任务的分析与探讨

（一）重读《骆驼祥子》的意义

1.一部关于劳动的重要作品

不仅是因为老舍自己说“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1]关纪新称《骆驼祥子》深入开掘了“都市贫民是否可以依赖自己的奋发劳作，摆脱悲苦人生的控制和蹂躏”这个在现代社会中“相当严肃的题目”。[2]因此，老舍的《骆驼祥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自我与劳动谱系的重要作品。
作为一个进城的青年农民，失去了土地的祥子只能依靠拉车来维持生计。一介平民车夫终其一生奔跑在路上，每日努力地劳作，艰苦地拼搏，渴望用自己健壮的身体和勤垦的品质闯出一片天地。然而在小说结尾处，经历了三起三落与被种种不期而遇的坎坷折磨的祥子，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包车，刚组建不久的家庭与健硕的身体，他本人也彻底丧失了原初那份要强的精神，沦落为在街头流浪的无业游民。

2.祥子劳动的“工具化”执念及其缺陷

在“青春”与“劳动”的维度中，我们进一步追索祥子失败的深层原因。

祥子劳动拼搏的目标非常明晰——攒钱买车，而攒钱买车又是为了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理想，成为一名能够养活自己的独立车夫。按理说，任何青年都不会指责祥子的这种想法，因为劳动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获得自给自足。那这样一个渴望以自身全部劳动换取独立的青年人，何以逐渐走向颓废和溃败呢？祥子对车的执念为他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但也恰恰是他对车的执念最终埋葬了他。

可以说，起先除了车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值得祥子牵挂的东西。为了能买上车，他乐此不疲地一角一分地攒着钱，这种观念为祥子源源不断提供动力，但同时这种支配着祥子全部行动的逻辑又有巨大的危险，失去了车，祥子就觉得自己没了人味，他的人性建立在了他拉车的工具之上，他的人性已经退化为了工具性。自我的工具化是祥子的突出特点。[3]于是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拿劳动来换钱，有了钱就可以买车，为了这个固定的又长远的目标，他终日劳苦地工作，他毅然将一切的社会人事都排除在外，也失去了应对除了拉车以外的各种变动的能力。因此，当虎妞以彪悍的面目闯入祥子的生活，人们都以为是虎妞为祥子编织了一张“绝户网”，祥子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欲而最终逐步堕落。但即使虎妞不出场，祥子也依然无法逃脱最后失败的宿命，因为他根本没有将一个青年在进入社会时必然面对的情感、家庭和政治等问题纳入自己的思考逻辑，所以当这些问题接二连三的在他面前展开时，他根本无力应对或还击，只得按照旁人的“建议”做出选择。   

（2） 西方文学中的“劳动青年”形象

  1.与社会对抗的的于连·索黑尔

在司汤达的《红与黑》中，出身卑微的于连通过征服比他地位高的女性而不断向上攀爬，他费尽心机地追求市长夫人，追求侯爵的女儿，想以自己的魅力和勇气改变自身命运，企图与更高阶层的人联姻来让自己跻身上层社会。当时的法国社会，出身即决定了一切，社会固化的问题十分严重，一个木匠的儿子是没有机会突破阶层进入上层社会的。在他的攀爬过程中，于连始终以自己的信念跟外在于己的整个社会对抗。

2.与时代主潮一致的劳动奋斗的吕西安

如果说于连最终是以上流社会中的失败青年退场，那么巴尔扎克笔下的吕西安则是以被成功包裹着的失败青年形象登场。巴尔扎克笔下的商业社会结构日益成熟，金钱逐渐取代出生并成为人们奋斗的价值标的。渴望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吕西安拼尽全力，终于用记者身份敲开了上流社会的大门，跻身其中。但是，他很快又卷入了党派纷争中，最后落得被朋友与社会抛弃的凄惨结局。   

4、 反思学习目标，落实学习任务

   在人物形象的分析与探讨过程中，学生势必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同样诉诸努力劳动，祥子、于连、吕西安都以奋斗失败告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被赋予无穷信念的“劳动”的失效？劳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青年究竟应该如何与社会相处？

（一）深入研习探讨，提升鉴赏能力

于连在进入社会后用自己的激情、勇气与毅力奋力向上，同时又想守住自己原初的爱情，在自我与社会、自尊与自卑、爱心与野心中反复挣扎。这似是一种强烈的、坚持不懈的奋斗和追求，但是这种劳动奋斗的过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仅凭借自己的信念反对这个社会，哪怕在受审判时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把对社会的挑战与反抗坚持到底，那样，他的命运只能是死亡。

吕西安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他通过何种劳动获取了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而是他究竟选择了一种怎样的姿态与这个社会相处。历数文学史中踏入社会的青年形象，吕西安或许是第一个在价值观上与时代主潮完全一致的人物。莫拉蒂明确指出，“吕西安自我塑造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自己与巴尔扎克时代基本的社会机制结合起来。”[4]

在青年遭遇都市的那一刻，他们身上那股粗粝的、不驯服的姿态往往令人心醉。他们意识到变动不居的社会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展身手的平台，一个改变自己命运并塑造另一种生活观与世界观的平台，因此他们决定与这个尚未明朗和定型的世界角力。

    劳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指出：“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物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5]劳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个人价值的提升，更在于发挥出改变社会的能量，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劳动不是一己私利的执念，更不是个人主义的外化。
   老舍先生在全文末尾的那句评价值得人们重新审思，“他不知道何时会埋了自己，埋了自己这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当劳动的内涵被窄化缩减为纯然为了一个特定目标不懈努力，那么这种逻辑不仅是自私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会吞噬持有这种逻辑的“祥子”们，又或许是“于连”们、“吕西安”们。

（二）结合社会现实，落实写作任务

近几年，“佛系青年”、“打工人”等词语在网络上走红，青年人往往用这些概念描绘他们的生活现状或精神样态。虽然这些词语更多是出于青年群体的自嘲，但是潜藏在概念背后的关于“青春”与“劳动”的认识逻辑值得我们反思与探讨。通常而言，“佛系”指的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一切随缘”为指导精神的生活方式。“佛系青年”并非不想努力，也不是完全不热爱劳动，但是他们往往缺少明确且充满远景的行动方向。或许是努力劳动带来的不适感压倒了成功回报带来的快乐感，又或者即使努力劳动也未必能带来成功的回报，不少“佛系青年”出现了不再把劳动拼搏视作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认为其可有可无的倾向。时下热议的“打工人”概念似乎与“佛系青年”有着天壤之别，劳动者称自己为“打工人”时仿佛干劲十足、踌躇满志，与“佛系青年”这一概念有着迥异的精神样态，但细究下不难发现，当他们带着一种自嘲式的口吻来审视自身的劳动时，又仿佛将自身劳动视作为无意义的重复劳作，个体的生命成长与劳动工作被割裂为两个互不相容的价值单元。因此，无论是“佛系青年”还是“打工人”现象，都挑战、窄化乃至贬损了劳动一词带有的丰富价值，引导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已成为当务之急。

学生在进行“青年人怎样认识劳动的价值”的写作时，可以结合以上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并且反思这样的问题：如今祥子所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无数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正怀着和祥子相似的劳动观念，只不过买车变成了买房，终日奔波在路上变成了执拗的“打工”。老舍笔下的祥子似乎正“故鬼重来”，这不值得人们警醒吗？同时也要意识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精神是成为人的精神。青年以努力劳动拼搏来跟时代相处，通过劳动进行自我的完善与提升。个体的劳动应符合所处社会与时代的精神。如果青年劳动者仅表现为个人不顾时代特点坚持与时代对抗，或者劳动者与社会时代脱节，又或者劳动者仅仅是执有一己执念而罔顾社会生活的其他元素，那么劳动青年的形象就沦为了“失败者”。

五、结语

今天，当我们重提劳动之于青年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是教材中的课文给予我们的学习任务，也是出于核心素养之一“文化传承与理解”给予时代青年的要求。我们整合两个单元的人文性学习目标，通过补充阅读相关文学作品并开展深入探讨学习，旨在倡导：青年人的劳动要与时代精神合拍，青年人应该焦灼、不满足，应该是“那些还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加理想、更加美好的生活世界的人，依然觉得改变当下是有可能性的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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